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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自成》第四十四章

[ 作者 ] 姚雪垠 

[ 单位 ]  

[ 摘要 ] 山门外边，各股杆子都在等候着庙里边的会议结束，这儿那儿不断有悄声谈话，情绪很不安定。有的人在猜想着会议结果，心中

生出种种狐疑，就把他们的狐疑用眼色传给别人。坐山虎的部下狐疑更甚，不断地交头接耳，暗中商量。他们很担心坐山虎和六个头领进

到大庙去落入圈套，凶多吉少。有几个是坐山虎的心腹小头目，蹲在黑影中嘀咕一阵，分头煽动，准备必要时杀进大庙，把坐山虎等人救

出。 

[ 关键词 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       山门外边，各股杆子都在等候着庙里边的会议结束，这儿那儿不断有悄声谈话，情绪很不安定。有的人在猜想着会议结果，心中生

出种种狐疑，就把他们的狐疑用眼色传给别人。坐山虎的部下狐疑更甚，不断地交头接耳，暗中商量。他们很担心坐山虎和六个头领进到

大庙去落入圈套，凶多吉少。有几个是坐山虎的心腹小头目，蹲在黑影中嘀咕一阵，分头煽动，准备必要时杀进大庙，把坐山虎等人救

出。  窦开远和丁国宝各带着自己的几个亲信大头目从庙中出来了。正在狐疑着的人们看见他们神情紧张，脚步很急，登时骚动起来，

纷纷站起，把兵器拿在手中，准备应变。丁国宝挥着雪亮的大刀叫道：“都不许动！都不许动！谁敢动一动人头落地！”他一边叫一边走

进自己的队伍中间，瞪着眼睛监视着坐山虎的队伍。窦开远也回到自己的队伍中。他自己不惯于起高腔，高叫他的二驾高举宝剑，大声叫

道：“都坐下！快把刀剑插入鞘中，不许动！”话刚落音，闯王走出山门。  李自成巍然站在大石龟上，面对众人，神色十分威严。李

双喜和李强站在石龟前边。吴汝义跳到石龟一旁的断碑上，高声叫道：  “闯王有令！大众一齐坐下，静听训示。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

擅自走动，违者斩首！”  大众纷纷将刀剑插入鞘中，原地坐下。随即全场寂静，静得连个别人的心跳声也听得出来。  李自成咳了

一声，开始讲话。他愤怒地列举了坐山虎的六大罪状，特别着重指明坐山虎投降官军一款，使他非常愤恨。他说：  “坐山虎这个败

类，贼性不改，刚刚来到我李闯王的大旗下边，马上就叛变了。他伙同几个死党，瞒着你们大家，投降了蓝田官军，情愿献出石门寨做进

身之礼。倘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今夜五更，官军一来，他就挟制你们大家投降，谁不从他就杀谁。他围攻大庙，妄图要杀尽我派驻石门寨

的一百五十名将士，又扣留我的中军，都是为他的投降开路，你们大家都蒙在鼓里，没有看出来他的狼心狗肺，连你们也出卖给官军！”

他向一旁命令：“将那个细作和叛贼一齐带出来！”  细作和坐山虎从山门内带出来了，站在火把下边。坐山虎看见他手下的几百人坐

在场子中间，并且同他的亲信党羽（包括护驾的）的目光遇到一起，希望他们立即动手砍杀，将他夺走，即令他活不成，也希望在一场混

战中杀了闯王，使他没有白死。这幻想在刹那间就被闯王的威严的目光和声音打断了。闯王向细作厉声喝道：  “坐山虎投降官军的

事，你当着大家照实供出，不许隐瞒！”  细作吓得两腿发抖，说：“坐山虎情愿投降官军，献出石门寨。只等官军前来，坐山虎将寨

门打开，放进官军。王总兵已答应保他做游击将军，今儿差我来同他约好今夜五更攻寨。以上所供，句句是实。”  闯王问：“别的杆

子不愿投降怎么办？”  细作说：“坐山虎说，到时候他用兵力挟制大家投降，谁不投降就杀谁。”  闯王望着坐山虎：“他供出你

已经投降官军，准备献出石门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  坐山虎故意不回答，急等着他的人们动手。  李自成望着大家说：“坐山虎

投降官军，答应献寨，罪恶滔天。他的六个大头目同他结成死党，一起密谋投降，已经在庙里斩首。现在将坐山虎……”  坐山虎的一

个亲信小头目霍地跳起，拔刀向前扑来。双喜眼疾手快，一剑从他的前胸猛刺进去。他的刀尚未落下，忽然身子一斜，仰面倒下。又有三

个人跳起来向他们的一伙大叫：“杀呀！杀呀！”但他们都没有扑近闯王，被吴汝义和李强一剑一个劈倒地上，丁国宝也同时砍倒一个。

坐山虎拼死大叫：“弟兄们，都快……”突然有刀背打在他的头上，登时他的眼前一黑，栽倒下去，身上又挨了一脚。坐山虎手下的人

们，一部分因为怵于威力镇压，一部分因为对坐山虎很不同情，没有一个乱动。李闯王冷冷一笑，用充满杀气的、威严难犯的目光望着坐

山虎的人们说：  “还有人起来反抗么？……没有了？好，大家既不反抗，我决不多杀一人。按照你们近来的罪孽，我即令不将你们全

体斩首，也应该至少杀你们五十个人，可是我想你们原来都是没有上过笼头的马，撒野惯了，一时难望个个收住野性，所以只杀几个为首



的人。况且私勾官军这桩事，也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，与你们大众无干。我李自成做事，是非分明。你们只要自己心中没鬼，不要害

怕。”他向旁望一眼：“将坐山虎这个叛贼斩首！”  一个弟兄将坐山虎从地上拖起来，喝令跪好，一剑下去，头颅落地。  闯王对

吴汝义说：“将官军细作带回庙中，加意看守，听候发落！”等细作被带走后，他转回头望着大家说：“坐山虎虽然有罪被斩，他的孩子

尚幼，老婆并不知情，不许任何人伤害他们一根汗毛。等一二日内打败了官军之后，派妥当人送他们回到家乡。现在你们谁不愿留在这里

的尽可以走，我决不强留。愿意留下的，分在窦开远、丁国宝、黄王耀三人手下，从今后和他们三个人的老弟兄一样看待，有功同赏，有

罪同罚，不分厚薄。倘若你们留下之后还贼心不死，不听他们的将令，或想替坐山虎报仇，我要加倍治罪，休想饶命！有谁愿意离开

的？”  坐山虎的部下没有一个做声的。纵然有少数人想离开这里，回到镇安县境内拉杆子，也不敢说出口来。闯王又问了一遍，仍然

没人回答。吴汝义知道冯三才是坐山虎手下的头目，平日比较正派，得到大家尊敬，在他被拘留的这两天对他也不错，就叫着冯三才的诨

号问道：  “一杆旗，你是愿留下还是愿走？”  冯三才站起来回答说：“我留下。坐山虎行事霸道，随了闯王后杆子习性不改，我

早就觉着不好，可是他活着我既不敢劝说，也不敢跳枝儿。如今他有罪被斩，闯王开恩，不杀我们。我又不是他的孝子，为甚要走？我以

后留在闯王大旗下感恩图报，决不三心二意。”  自成说：“好，好，这才叫明白道理。还有谁愿意留下？”  众人一片声地说愿意

留下，连那些心中希望离开的人也跟着别人随口附和。自成的怒气略消，用稍微温和的眼睛把大家来回扫了两遍，说：  “我知道，你

们中间有些人跟坐山虎沾亲带故，有些人受过他的好处，是他的心腹弟兄，还有些跟着他做了许多坏事，心中有鬼。你们这些人口说愿意

留下，心中实不愿留。我李闯王的心中能行船跑马，决不怪罪你们。眼下把话说清：倘若你们留下，过去的事既往不咎。我今后对你们一

视同仁，这一层请你们放心。倘若你们把我李闯王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面前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放着阳关大道不走，自走绝路，打算暗投官

军，背叛义军，到那时休怨我闯王无情，把你们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以后你们想走也可以。只要你们不暗通官军，遵守军纪，手上干

净，不管什么时候想走，我都答应。好合好散，也留下日后见面之情。日后你们有了困难，想再来跟我，我还收下，决不责备你们，更不

会一脚把你们踢到崖里。”  这一派话有情有义，使坐山虎的旧部不能不暗暗点头，就是少数十分疑惧的死党也开始有些安心。李自成

转向窦开远，亲切地呼着他的表字：  “展堂！”  “在！”  “你马上把坐山虎留下的弟兄一半安插到你的手下，一半分开安插到

丁国宝和黄三耀手下。”他又转向全体，提高声音说：“众位大小头目和弟兄们听清！如今祸根已除，就不怕官军拂晓时前来攻寨。大家

如今该守寨的守寨，该休息的休息，务须恪遵军纪，不许乱动，随时听窦开远的将令，抵挡官军。有不遵军纪，不听将令，临敌畏缩不前

的，立即斩首！”  他说这后几句话的声调特别有力，大众为之震动，屏息地注视着他的脸孔。他跳下石龟，正要转回大庙，忽然望见

李友仍在山门外的一棵树上绑着，于是他重新跳上石龟，接着说：  “黄昏前，十个公正的头目向我回禀了李友杀死坐山虎二驾的经

过。坐山虎的二驾率人抢劫，强奸民女，李友去捉他时他竟敢恃强对抗，实在死有余辜。李友当场把他杀死，做得很对。倘若他坐视不

管，我派他来做什么的？可是事前李友没把我的军律向大众讲清楚，知道有人做坏事又不随时向我禀报，防患未然，临时激出变故，他身

上也有不是。我已经打了他四十军棍，不用另行处罚。现在我当众把他释放，以后也不许他留在这儿。”他转过头去大声喝问：“李友！

你知道自己也有不是么？”  “回闯王，我知道也有不是。”  “混账东西！……把他解了！”  李自成跳下石龟，匆匆地走回庙

中。他急于想知道白羊店和智亭山一带情况，一进二门就连声问道：  “白羊店来的人在哪里？王老道在哪里？”  李闯王在禅房一

坐下，王老道就被一个亲兵带到他的面前了。他说：  “坐下，老道。夫人叫你来禀报什么？”  “回闯王，夫人因后路被官军截

断，白羊店一带人马退不出来，情况十分危急，所以派我带一名本地向导绕过智亭山，从一条隐僻小路奔回老营，请你派老营人马火速救

援郝摇旗，夺回智亭山，杀退从龙驹寨来的一支官军。”  “刘明远现在哪里？”  “武关的官军人马众多，从桃花铺漫山遍野向我

军进攻。刘将爷在白羊店以南拼死抵挡，身负重伤，已经回到白羊店寨内。”  闯王的心中一惊，继续问道：“智亭山是怎么失守的？

郝摇旗如今在什么地方？”  “听说他晚上吃了酒，正在睡觉，不提防官军突然来到，袭破山寨。我来到的时候，听见智亭山东边仍有

喊杀声，大概他还在同官军厮杀。”  “马世耀现在何处？”  “他们刚过智亭山几里，智亭山就给官军袭破。马世耀回救郝摇旗，

同官军厮杀一阵，无奈官军已得地利，老百姓又连夜走得困乏，没救出郝摇旗，反而死伤很重，败了下来。我离开白羊店时，听说他身边

只剩下几百人，派人向夫人禀报。夫人已经命他择险死守，等候救兵。”  “你到老营可见到了总哨刘爷？”  “官军逼近马兰峪，

总哨刘爷已经前往野人峪，所以我到老营时没有见到他。见到总管任爷，他叫我来此见你。”  “你为什么不把白羊店的情况禀报补

之？”  “我在清风垭这边的路上遇见侄帅，禀报过了。”  “在清风垭这边的路上？”  “是。他躺在篼子上，只带了四个亲

兵。”  “他是往清风垭去么？”  “是”  “清风垭什么情形？”  “情况很紧，等着官军来攻。”  “补之说什么话？”  

“侄帅听我禀报之后，只说：‘我知道了。你到老营休息吧。’我见他精神很坏，没敢多向他请示。”  闯王沉吟一下，说：“你今天



骑马跑了差不多两百里路，休息去吧。”王老道退出后，他望着医生和吴汝义说：“补之坐篼子往清风垭去，必是清风垭十分吃紧，捷轩

才按照我在书信中留下的话派他去的。明远受了重伤，白羊店必甚危急，咱们不能在此耽误，天不明就动身，火速赶回老营。”  “今

夜就动身么？”中军问道。“留下谁代替李友？官军来攻时这寨里会不会再出变故？”  “什么人也不留。只要把坐山虎的手下人安插

好，此地在眼前可以万无一失。你现在到山门前去看看窦阿婆们安插坐山虎的手下人顺不顺利，帮他们赶快安插就绪，然后带着窦阿婆、

丁国宝、冯三才，还有黄三耀的二驾快来见我。你出去时，传我的令：大小捻子，如今立刻造饭，四更以前吃毕，准备出战，不得有

误。”  医生望着吴汝义出去后，在一旁提醒闯王说：“李友和几个受伤重的弟兄不能骑马，得用人抬。”  闯王转向李强说：“你

快去叫弟兄们绑几副门板，立刻抬李友和重伤的弟兄动身，到大峪谷寨中等我们。除李友自己的几个亲兵以外，另派一个精明小校带领十

名弟兄护送。”李强出去后，闯王又向院中问：“坐山虎扣留的那十匹骡子和几个押运粮草的弟兄都放回了么？”  院中回答：“已经

放回了。”  禅房中剩下李自成、医生和双喜。他们谁都不说一句话，而每个人都在想着目前的全盘局势。过了很长一阵，尚神仙对闯

王说道：  “虽说明远已经挂彩，你用不着替白羊店过分担心。夫人久经战阵，沉着果断，深得将士爱戴。既然有她在白羊店，必能凭

险固守，等待救兵。万一两三日救兵不到，她也会率领将士们杀出重围，平安无恙。我看，你不如现在睡一阵，免得身体吃不消。”  

“不。咱们在马上睡觉吧。”  吴汝义带着窦开远和丁国宝等几个重要头领进来了。窦开远向闯王禀报他们把坐山虎的手下人都安插好

了。自成听了，随即向冯三才说：  “老弟，你原是坐山虎手下的头领，他手下人的情形只有你摸得最清。从今往后，请老弟多费心，

引导大家走上正路，同心协力剿兵安民。秦桧还有三个相好的，坐山虎们七个坏东西自然也有亲朋近族在杆子上，平日狐假虎威，如今见

他们几个被斩，一则会心中不甘，二则会兔死狐悲，心怀疑惧。我今夜没工夫找大家说话，请老弟替我加意抚慰，解开他们心中疙瘩。倘

若他们还不放心，高低不情愿留在我‘闯’字旗下，想远走高飞，各听其便，任何人都不许给他们为难。可是他们只能明走，不许暗走，

暗走便是私逃，抓到了军法不容。凡是愿意留下的，再不许强拿人家一草一木。倘若贼心不改，把我的军令当成耳旁风，轻则打，重则

斩，决不容情。这些话，老弟你好生对他们讲说清楚！”闯王想了一下，又嘱咐说：“虽然坐山虎尚有一些余党不会心服，但眼下以安定

军心为主，不宜多杀。只要有心向善，就当宽容。”  “请闯王放心。话是开心斧，木不钻不透。我一定用话开导，解开他们心中疙

瘩。真是不愿留下的，让他们滚蛋好啦。”  闯王又说：“官军拂晓打算来攻，你们说怎么办？”  丁国宝首先回答说：“龟孙们只

要敢来，咱就美美地收拾他们一顿，不叫他们轻松回去。”  冯三才接着说：“对，龟孙们占不了咱们的便宜。他们还没有同咱们杆子

交过战，这一回叫他们知道铧是铁打的。有你闯王坐镇石门谷，弟兄们勇气百倍，别说官军来，天塌下来也不怯气。”  自成笑着转向

窦开远和黄三耀的二驾，等候他俩开腔。黄三耀的二驾在闯王面前有点拘束，本来觉得前边有两个人已经说出了他心里的话，不想再张

嘴，可是闯王一直望他，窦开远又用胳膊肘儿碰碰他，他憨厚地笑一笑，说：  “杂种们的消息不算灵，来迟了一步。闯王，你下令

吧，说咋办就咋办，用不着问俺们。”  窦开远跟着说：“对，请闯王赶快下令，俺们大伙儿遵令行事。”  闯王又点点头，随即对

窦开远吩咐说：“展堂，你去替我传令：凡是不上寨的将士务要真正休息，不许吃酒赌博，不许随便出入窝棚，不许脱衣，一听见战鼓声

立即站队，不许迟误。凡是上寨的，务须各按旗号站定，不许擅自离开，不许大声说话，不许睡觉，违者斩首。”  “遵令！”窦开远

大声回答。  “国宝，官军不来，你督率弟兄守寨；官军来近，你听展堂的将令行事。现在你先到寨上巡查一遍，不许有一点疏忽。庙

门外一通角声吹动，全体用饭；二通角声吹动，我亲到寨上察看。那时你同展堂、三才都到山门前边等我，随我查寨。”  “是！”  

闯王随即转向黄三耀的二驾，拍一下他的肩膀说：“你不必等候吃早饭，如今就率领一百名弟兄出寨，走到五里之外，埋伏在路两旁的树

林深处，故作疑兵，不妨露出一两点火光让敌人远远望见。倘若官军来攻，你们先呐喊，然后放火焚烧树林，退回寨里。倘若官军不来，

你们在天明时回寨吃饭，吃毕饭好生休息。还有，倘若有人出寨，你们务必严拿，不许漏掉，除非是展堂派亲兵拿令旗送出。”  “遵

令！”  李自成把窦开远等四个人送到月门外边，回到禅房后向李强问道：  “把李友他们送走了么？”  “送走啦。”  “有没

有人看见？”  “没人看见。守寨门的早就换成了窦阿婆的人，只有他们知道。”  闯王转向吴汝义：“弟兄们只留下十个人把守庙

门，其余的全部休息，不许解甲，一听角声就吃饭。我一出去查寨，你就下令将骡子上驮、马上鞍，全体将士在院中站队，不许迟误。我

从寨上回来，火速动身。还有，一切要严守机密，不许使那个细作猜到我今夜会离开这里。细作押在什么地方？”  “单独锁在一个小

屋里。”  “看守好。外边的一切行动不许使他知道。”  吴汝义答应一声就出去了。尚炯走到闯王面前，小声说：  “闯王，我别

的不担心，就担心咱们走后，坐山虎的那些人心中不服；倘若官军来攻，他们会竖起白旗，替坐山虎报仇，事情还会从窝里烂起。”  

自成说：“我也担心这一层，所以要想办法使官军在三天以内不敢来攻。”  “有办法么？”  “试试看。”  医生很相信闯王的智

谋，放心地点点头。他又望望自成的脸色和眼睛，看见他的眼窝塌得很深，劝道：  “你赶快躺一躺吧，哪怕只歇息半个时辰也是好

的。天明以后，你的事情还多着哩。”  自成走到小院里，抬头望望月亮，又望望横斜的淡淡天河，知道已经三更过后了。他吩咐一个



亲兵去传令守大门的小头目，立刻点起一支更香①，当更香三停灼一停时吹第一次角声，灼到一半时再吹一通角声。吩咐毕，他打个哈

欠，转回屋中，看看双喜，对医生笑着说：  ①更香－－从前为着夜间按时打更，特别造一种线香，每燃完一支恰是一更，故称更香。 

“子明，咱们同双喜就在椅子上靠一靠，用不着躺下去了。”  但是他们刚刚坐下，又有一个人从老营来到。他也是一个久病初愈的

人，身体虚弱，眼窝深陷，病色未退，经过鞍马劳累，两颊像火烧似的发红。没有等他开口，闯王问道：  “是谁派你来的？有什么紧

急禀报？”  “禀闯王，是总管派我来的。他派我来看一看这里的乱子是不是平了，不管如何，请闯王速回老营，不可在此耽搁。”  

“老营怎样？”  “总哨病重，各路军情又十分吃紧，请闯王火速回老营坐镇。”  “总哨刘爷怎么了？”  “总哨后半晌从野人峪

到了王吉元驻扎的山口视察，又命王吉元带他到宋家寨附近观察地势。正看着，忽然从马上晕倒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”  “如今总

哨在哪里？”  “已经在下半晌抬回老营。”  “吃药了？扎针了？还是昏迷不醒么？”  “总哨一抬回老营，总管就派我飞马上

路，限我在半夜赶到，说是把马跑死也不要在路上停……”  “简短捷说！我问你总哨刘爷的病！”  “是，我说的就是总哨。因为

我走得急，详情不知道。只听说他有时清醒，有时昏迷，还说邪话。大家都说他中了邪，把马三婆请到老营，替他下神除邪。”  “混

账！是谁想这个主意？”  “不知是谁想的这个主意，只知道是王吉元派人到宋家寨请来的，事前请示过总哨刘爷，他点了头。”  

“糟了！”闯王顿一下脚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又问：“你在路上遇见张鼐了么？”  “在大峪谷那边遇见他，也许在天明以前能赶到老

营。”  李自成使来人出去休息，向尚炯问：“你看，捷轩的病要紧么？”  “这是病后虚弱，过分劳累，加上中午骑马奔波，不免

中暑。倘在别人身上，病来得还不至于这样猛。捷轩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看见各路战况不利，局势险恶，而将士多在病中，中怀愤懑，郁

火攻心，以致马上晕厥。但如今尚不知道他吐的血是从内脏吐出，还是晕厥时自己咬破了舌头，也不知吐血多少。”  “好治么？”  

“只要不劳复，吐血不多，单只这个病，来势虽猛，治愈不难。我近来因将士病后虚弱的人多，制了一种药酒，以生地黄为君，潞参、茯

苓为臣，埋在地下有半月之久，已经可以启用。等我们回到老营，从地下起出，让捷轩服几次，自然痊愈。这个药酒，也请你同各位病后

虚弱的将士都用，颇为有益。”  闯王焦急地说：“子明，我原来预料，官军进攻野人峪时，宋家寨必然要动。如今捷轩病倒，老营无

人坐镇，而王吉元年幼无知，又让马三婆来老营下神，泄漏底细。宋家寨这一头，很叫我放心不下。”  “虽然变出非常，对我们十分

不利，但老营失守还不至于。你目前只能先安定了石门谷，再顾老营。纵然宋家寨的乡勇同官军能够收拾了王吉元和小罗虎，奔到老营寨

外，想袭破老营尚难。张鼐一到，内外夹击，必会转危为安。”  闯王虽然明知尚神仙说的是宽慰的话，但也不无道理。他点头说道： 

“好，先安定了这搭儿的事情再说。”  大家都不再合眼，在禅房中等候角声。  第二遍角声吹过之后，还不到四更天气。李自成叫

亲兵们把细作带到他的面前，说道：  “我已经答应饶你狗命，现在就放你回去。可是你回去之后，寨中实情，不许说出。你可以对官

军禀报说坐山虎仍然把李友围在寺中，双方死亡了许多人，相持不下。你肯照这样说话，我就放你回去。”  细作双膝跪下说：“谢闯

王不杀之恩！小的回到营中，见了长官，倘若不照闯王的吩咐回禀，乱箭穿身，马踏为泥！”说毕，连磕响头，如同捣蒜一般。  “起

来，随我出去。我命人送你下山。”  李自成在亲兵和亲将的簇拥中，带着细作走出大庙。窦开远、丁国宝和冯三才各带少数护驾的，

在山门以外恭候。这三个首领，只窦开远小时候念过三年书，也略知军中规矩，那两个全是一身杆子习气。当黑虎星在这儿时，虽然他们

都是他的手下头领，却见面时没大没小，没上没下，说话时满口屌、蛋、操娘，指手画脚，往往把脚蹬在黑虎星面前的桌子上纵声大笑。

大家过惯了草莽生活，只要义气相投，谁也不会说这样的上下关系有什么不好。但是很奇怪，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，竟然使他们在不到一

夜之间发生了显著变化。特别是冯三才，昨天下午他在坐山虎的指挥下还是那样嚣张，带着他的护驾，几乎把刀、剑指在闯王的鼻尖上，

如今他们却随着窦开远毕恭毕敬地肃立道旁。李自成望望他们，轻声说：  “随我到寨上看看，先看西寨。”  他的声音虽轻，但是

他的话刚落音，立刻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窦开远等三个大首领奔到闯王面前，替他带路，从西寨向北寨慢慢走去。有时他对守寨的头

目和弟兄们慰问一两句，大家都恭而敬之地叉手回答。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，生得浓眉大眼，一脸稚气，手中拿着一根红缨枪，腰中

挂一口宝刀，十分英武，但当闯王来到面前时却禁不住浑身紧张，呼吸急促，心头扑通扑通直跳。自成把他通身打量一遍，觉得他很像双

喜，便问道：  “你练过枪法么？”  “练过。”  “单刀呢？”  “也练过。”  “你把枪法练一手让我瞧瞧。”  小伙子略

显忸怩，下到寨里练起枪法。刺，挑，抵，拦，动作干净利落；纵，跳，进，退，腿脚稳捷合度。闯王立在寨上看，频频点头微笑。等他

练完一套，重回寨墙上，闯王拍着他的肩头说：  “你练的这枪法还有些根底。这是杨家枪法加上一些变化，只是这变化的地方全是花

枪。花枪看着好看，实不顶用。过几天，不打仗了，你到老营去住几天，请刘芳亮将爷指点指点，去掉花枪，回到梨花①正宗。有些架

势你做得不错，可惜还不够圆。手中拿一根长枪，不圆就是一根棍子；只有练得透熟，才能心忘手，手忘枪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‘得心应

手’。”  ①梨花－－即梨花枪，亦即杨家枪法。  左右的人们都知道官军很快就要前来攻寨，没料到闯王却有闲心看这个半桩孩子



练完一套枪法，还不慌不忙地指点几句，然后才向前巡视。走到北寨，沿路寨垛里边都站的有人，个个精神抖擞，肃静无声。寨墙上不但

摆满了滚木礌石，还有鸟枪火铳。闯王正在感到满意，忽然从三十丈外的寨墙转角处传来了两个人的争吵声。闯王站着没有动，向丁国宝

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已经传过军令，什么人还敢随便说话？”丁国宝带着几个亲兵向寨墙的转弯处跑去。闯王把一只脚踏在两个寨垛之间

的缺口上，向着寨外瞭望，用手指着黑沉沉的几座山头，向窦开远询问名字。不过片刻，丁国宝提着两颗人头回来，对闯王说道：  

“闯王，我把这两个小子斩了。”  李自成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却把眼睛转向被弟兄们押着跟在后边的官军细作，仿佛这一阵把他遗忘

了似的。细作见李自成的军纪如此森严，正在心中惊惧，一见闯王冷眼向他一望，不觉魂飞天外。他抢先跪下恳求说：  “恳闯王爷爷

开恩，放小的回去！”  自成向亲兵们吩咐：“把他的绳子解开，剁去右手，放他滚蛋。”  一听说要剁去右手，细作赶快磕头求

饶。但闯王并不理他，而一个亲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从地上拖起，解开了背绑着双手的麻绳，砍去他的一只右手。李自成对窦开远说：

“你派一个亲兵拿着令箭，送他走出我们的地界。”  细作一送出寨，李自成带着窦开远、丁国宝和冯三才立刻回到大庙。开远等看见

大庙中的人马整装待发，不禁暗暗诧异。自成带他们走进禅房，屏退从人，对他们说道：  “郑崇俭兵力不足，原不想从峣岭来攻，只

是峣岭官军听说石门谷起了内奸，又因坐山虎愿意投降献寨，才打算来拾个蹦蹦枣儿①。如今我把细作放回，官军知道我亲自来到石门

谷，内乱已除，军令整肃，防守严密，必不敢贸然来犯。我不能在此多停，要立刻动身，赶回老营。李友的弟兄我也要全部带走，只把庙

中存的粮食留给你们。防守石门谷的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各位了。俗话说：家有千百口，主事在一人。今后这石门谷的防守主将就是展

堂，凡事以展堂为主。国宝，你同三才要好生做他的膀臂，听他的号令行事，一心一意守住这个关口，杀退官军。展堂，你遇事也多同他

们商量；有做不了主的事儿，随时派人禀我，我替你做主。”  ①拾个蹦蹦枣儿－－意即捡别人的便宜。别人打枣，落在地上还在地上

跳动，而另外的人却毫不费力，趁机会捡到手中。  窦开远说：“请闯王放心。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，石门谷万无一失。”  丁国宝

和冯三才同声说：“请闯王放心。”  李自成将李强带的最后二百两银子留给窦开远，又嘱咐说：“不怕官军来攻，只怕窝里自乱。如

今虽说坐山虎等几个祸根已除，可是如何安抚军心，树立军纪，还得你们各位多多操心。刚才有两个弟兄在寨上争吵，我叫国宝将他们一

齐斩首，也是为的替你们树威。你们这儿的一千多将士都是新近才不当蹚将，吊儿郎当惯了，又加上有这两天坐山虎几个人挟众鼓噪，不

狠心杀几个人就没法树立军纪，压住邪气。古人说：‘治乱世用重典。’咱们治乱军也是如此。不过，光有威也不行，还得恩威并施，缺

一不可。树威也不是光靠杀人。你们自己行事正正派派，处处以身作则，平日赏罚分明，毫不徇私，就能树起威来。倘若不能使众人又敬

又服，只知道一打二杀，也会坏事。中军，传令人马起身！”  人马立时起身了。李自成带着老神仙和双喜走在最后。窦开远等把他送

出寨外，还要远送，但被他阻止了。上马以后，他又嘱咐窦开远搬进大庙，以便指挥。嘱咐毕，拱拱手，勒转马头，踏着月色而去。  

人马匆匆赶路，话声稀少，重山叠嶂中但有松涛和着马蹄声。李自成和尚神仙虽然挂心着全军吉凶，但他们毕竟太疲倦了，都禁不住在马

上摇摇晃晃地矇眬睡去。过了一阵，闯王突然叫道：“捷轩！捷轩！”一惊醒来，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他想着刘宗敏和老营，心中焦急，

再也不能够合上眼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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